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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 要 

宜兴方言属吴语太湖片毗陵小片，东部港口区因空间和文化差异，形成了语音微观变异。基于田野调查

数据，研究聚焦宜兴东部“河”字的语音变体，明确了东部南区“河”字本音为/ɦo/，东部北区为变体

/ɦu/，系统分析了两类变体的声韵调特征、语音差异及演变轨迹，并探索语音变体形成的核心成因。两

类变体均源于中古浊声母。北区变体/ɦu/是宜兴东乡方言的保守承古形式，其韵母性质更接近早期底层

读音；老年群体在此基础上发生央化，出现[ɦʉ]变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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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 
The Yixing dialect belongs to the Piling cluster, Taihu subgroup of Wu Chinese. Due to spatial and 
cultural differences, micro-phonetic variations have emerged in the eastern Gangkou area. Based 
on fieldwork data,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phonetic variants of the character He (“river”) in eastern 
Yixing, identifying /ɦo/ as the base pronunciation in the southeastern area and /ɦu/ as the variant 
in the northeastern area. It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itials, finals, and tones, 
the phonetic differences, and 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ies of the two variants, while exploring th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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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re causes behind their formation. Both variants derive from Middle Chinese voiced initials. The 
northern variant /ɦu/ represents a conservative and archaic form of the eastern Yixing rural dialect, 
with the nature of its final being closer to the early underlying pronunciation. On this basis, central-
ization occurs among the elderly demographic, resulting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[ɦʉ] variant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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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引言 

吴语太湖片毗陵小片包含宜兴、常州、溧阳、江阴、丹阳等地区，语音核心特征均为保留中古浊声

母、声调数量多，常有 7~8 个，元音系统丰富、存在显著的地域语音差异[1]。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宏观音

韵，如声母清浊对立的演变[2]、声调系统的地域分化[3]、连读变调研究[4]、韵母合流现象等[5]。 
黄河在《宜兴话的方言测量学研究》中，通过语音实验与地理分布分析，将宜兴方言划分为东乡、

西乡、南乡、北乡四个土语点，指出东乡方言(含东部港口)保留了最完整的吴语浊声母特征，语音变异呈

现“地理距离越近，语音相似度越高”的渐变性[6]。 
中古时期，“河”字为匣母歌韵，发音为/ɦa/，属浊声母开口元音字[7]；进入近代后，歌韵元音发生

高化。“河”字在现代吴语中呈现出丰富的地域变体，据经笔者查阅《宜兴方言同音字汇》[8]、相关方

言调查报告以及汉典网关于“河”字的音韵方言介绍，其中苏州读作/ɦəu/，常州读作/ɦʌɯ/，无锡读作/ɦʌɣ/，
宜兴读作/βu/；南部吴语如常山、玉山、开化等方言点则保留了较低的/o/韵母。宜兴东乡(含沙塘港等港

口村落)另有其内部变体。其中，需要说明的是，叶祥苓对宜兴(宜城)“河”字的声母记音为浊双唇擦音

[β]。为验证沙塘港发音人声母的实际音值，笔者对多个录音样本进行了频谱对比分析。发音人“河”字

声母段在 0~2000 Hz 低频区出现清晰的浊音音杠，表明声带全程振动，具备浊擦音的共性特征，其摩擦

噪声强频区集中在 800~1800 Hz，2000 Hz 以上能量快速衰减，整体频谱大致符合喉擦音[ɦ]摩擦源在喉

部，声道长，高频能量弱的声学特征。而典型双唇擦音[β]的摩擦噪声强频区通常分布在 1500~4000 Hz 甚

至更高频段。因此，本文将沙塘港“河”字声母记作[ɦ]。 
当前，学界对吴语“河”字变体的研究，多集中于宏观分布[9]，指出其韵母的变异与太湖沿岸的地

理环境、人群交际密切相关，但未对宜兴东部港口区的具体变体进行专项研究，仅提及吴语中存在“o/u”
韵母合流的现象，例如，明代的《金瓶梅词话》中就有出现“河/湖”“何/胡”混用。 

2. 调查与分析 

笔者 2026 年 1 月至 2 月开展田野调查，主要区域为宜兴东部，东部地理范围被分为两部分，一是东

部南区，具体为新庄街道南部、丁蜀镇东部沿太湖区域，包含洪巷港南部村落及茭渎港周边；二是周铁

镇沙塘港村，具体为沙塘港老码头周边、车罟巷老街及福善寺周边核心居住区。笔者共计访谈对象 15 人，

均为无长期外地迁徙经历、方言使用熟练的渔民、船工或居民。语音数据的分析采用 Praat 语音软件，采

集的有效样本共计 15 份，东部南区 8 份，北区 7 份。为了后文呈现发音变体的微观地域与代际分布，笔

者对受访对象的相关信息进行了梳理，具体分布如表 1 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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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说明的是，本调查属于小样本田野记录。受田野条件限制，本文未能在性别、教育程度、职业

流动、普通话使用频率等变量上形成均衡样本，也未能对沙塘港以外的整个“北区”作系统抽样。因此，

本文关于[ɦʉ]央化变体的判断，主要限定于本次调查所见的沙塘港老年船工群体；关于“北区”或宜兴东

部港口区整体音系演变的表述，均只作为基于个案材料的初步推断，尚不作统计意义上的推广。 
 
Table 1.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of the participants 
表 1. 受访对象信息统计 

区域分布 受访者编号 年龄段 职业类型 录音样本数 

东部南区 S1~S8 中/老年 居民 8 份 

沙塘港(北区) N1~N3 老年(60 岁+) 船工/渔民 3 份 

沙塘港(北区) N4~N7 中年(30~0 岁) 居民/非渔民 4 份 

2.1. 东部南区“河”字的语音特征 

经田野调查核实与语音标注，其国际音标为/ɦo/，声、韵、调特征如下： 
声母：/ɦ/，浊喉擦音。发音时，声带振动，气流从喉部摩擦而出，无阻碍，舌尖自然下垂，其保留

了中古“河”字匣母的浊音特征。普通话“河”/hɤ/的声母为清喉擦音，声带不振动，二者形成鲜明对比。

如图 1 所示，方言“河”的声母/ɦ/为弱浊音，其宽带语图的 0~2000 Hz 低频区中可看到与声母段同步出

现的深色横杠(浊音音杠)，这印证了声带在发音过程中的振动状态；而清喉擦音/h/(如“喝”字)在低频区

则无类似能量痕迹。其中，软件 praat 参数设置为：窗为 0.005 s，动态范围为 70 dB，频率范围为 0~2000 
Hz。 

 

 
Figure 1. Wideband spectrograms of the initial segments in the dialectal He (left) and Mandarin He (right) 
图 1. 方言“河”(左)与普通话“喝”(右)声母段宽带语图对比 

 
韵母：/o/，后半高圆唇元音。该韵母是宜兴吴语“河”字的稳定变体，与中古“河”字歌韵的演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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轨迹一致(/a/→/o/)，未发生元音变异。这一构拟可追溯至清代周仁(道光年间)编写的方音韵书《荆音韵汇》，

经黄河系统研究并予以确认[10]。其演变轨迹与中古“河”字歌韵的演变规律一致：汪荣宝最早系统论证

了“唐宋以上凡歌戈韵之字皆读 a 音”这一结论[11]；施俊指出共同吴语阶段歌韵已读为[o]类后高元音，

/a/→/o/属于吴语区果摄的主流演变路径[12]。与其他吴语方言点相比，宜兴方言的歌韵在两百多年来始终

保持/o/的基本面貌，未发生进一步的裂化/əu/或高化/u/，属于保守稳定的音位特征④。 
声调：平调。黄河指出：东乡方言大概有 7 个声调：阴平 33、阳平 24、上声 52、阴去 44、阳去 21、

阴入 5、阳入 2。同时该声调与普通话“河”字的阳平调(35)差异显著，也区别于西乡的阳平调(22)，体现

了东乡独有的声调特征[13]。 
此外，东部南区“河”字的发音存在轻微的语流音变现象，在词语末尾，韵母/o/的圆唇度稍弱，接

近/ə/，但发音仍以/ɦo/为主；在速度较快的口语交际中，/ɦ/的摩擦度略有减弱，但浊音特征仍存在，未发

生清化现象。 

2.2. 东部北区“河”字的语音特征 

其国际音标为/ɦu/，与东部南区的/ɦo/变体形成显著差异，其声、韵、调特征如下： 
声母：/ɦ/，浊喉擦音。发音特征与东部南区“河”字的声母完全一致，保留中古匣母的浊音特征。 
韵母：/u/，高圆唇元音，开口度远小于/o/，圆唇度显著强化。韵母/u/在实际语流中存在变异：位于

词首时，受前字影响圆唇度常减弱而近似[ʊ]。在年龄变体上，老年发音者的元音部分发生央化，其音节

实为带有浊流的[ɦʉ]，听感上已无标准[u]的饱满圆唇特征；中年发音者则呈现不同的演变趋势，韵母偶尔

会低化并向[o]靠拢。 
声调：平调，调值 223，发音特征与东部南区“河”字的声调一致。 

2.3. 纵向对比 

笔者将“河”字东部南区变体、普通话“河”字发音及中古“河”字发音进行了纵向对比，具体对比

见表 2。 
东部南区/ɦo/变体对应吴语太湖片歌韵中古/a/→近代/o/的主流演变层次，它与同属毗陵小片的常州

(读作/ɦʌɯ/)、无锡等地一样，都属于歌韵字高化链上的不同阶段，为同类演变。其形成大概与明清时期

常州、无锡移民的迁入密切相关。东部北区沙塘港的/ɦu/变体、央化变体[ɦʉ]，属高元音/u/前移的自然演

变。两类变体的关系并非/o/→/u/的线性演变，而是在同一方言区内、因不同社会历史条件各自独立平行

发展的两个共时层次。 
 

Table 2. Longitudinal comparison of the main phonetic variants of he (river) in the Gangkou area 
表 2. “河”字主要变体纵向对比 

对比对象 国际音标 与东部南区/o/变体的差异 与沙塘港/u/变体的差异 

东部南区变体 /ɦo/ —— 韵母差异(/u/和/o/)，声调、声母一致 

普通话 /hɤ/ 声母(浊/清)、韵母(/o/和/ɤ/)、 
声调(223 和 35)，均差异显著 

声母(/浊/清)、韵母(/u/和/ɤ/)、 
声调(223 和 35)均差异显著 

中古音 /ɦa/ 韵母高化/ɑ/→/o/，声母保留浊音 韵母高化并圆唇/ɑ/→/u/，声母保留浊音 

3. 语音变体成因探析 

结合笔者田野调查与文献考证，初步推断，两类语音变体的形成，并非偶然的语音异化，而是地理

水系环境、方言片区影响、历史人群迁徙与语言接触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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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. 地理水系环境 

东部南区处于宜兴东部沿太湖地段，以独立的河流和近岸小港为主，如洪巷港、茭渎港，这些多为

内陆河，延伸至太湖，居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与“河流”的绑定度远高于“湖泊”。这种格局使居民对“河”

的指称具有明确的独立性，“河”字的发音也得以保留原始特征[9]。访谈中，东部南区有老年居民表示，

“我们这里的河是‘内河’，和太湖不一样，说话时自然就和别处不一样”[1]。 
沙塘港村地处太湖西岸核心区域，是宜兴东部重要的太湖入湖大港，其河道宽阔，直接连通太湖，

有“河即是湖、湖即是河”的水域环境；居民的生产生活以太湖渔业、港口航运为主，日常交际中频繁涉

及“河”与“湖”的指称，且二者的界限模糊，最终形成“o/u”韵母合流；另一方面，渔业与航运需要

频繁的口头交际，简洁性与辨识度是发音的核心需求。法国语言学家马丁内(A. Martinet)提出“语言经济

原则”(Principle of Economy) [14]，指出语言演变的动力常来自于交际效率的需要，以及人类本能减少生

理消耗的需要，所以也称为省力原则。/u/作为高圆唇元音，发音时开口度小、气流消耗少，比/o/更贴合

航运交际中的省力原则，/u/韵母在沙塘港得以稳固保留，而非从/o/演变而来。其存续与该区域河湖交融

的水域格局密切相关，封闭的交际环境固化了这一承古读音。 

3.2. 单方言片区影响 

东部南区地处东乡方言区的边缘地带，紧邻南乡方言区与宜城官话过渡区，整体呈现“过渡性”特

征，该区域保留了东乡方言的核心特征，但边缘区位使其语音系统相对开放。东部南区明清时期有大量

常州、无锡移民迁入，其/ɦo/变体的形成是方言接触的结果。 
沙塘港村地处东乡方言区的核心地带，远离过渡区，但据叶祥苓、郭宗俊，洋溪乡的沙塘、港口村

等地虽属东乡口音，同时受苕溪小片吴江西横头话和吴县西山话的影响[8]。这意味着，水路往来使沙塘

港成为方言接触的地带，承载外部方言的异质成分的同时，也维持了东乡核心区的稳定。由此可以理解

为其承古形式在受到方言接触不断冲击之后，依然得到保留，在这种保留之下，内部还发生了央化变异

/ɦʉ/。 

3.3. 代际分布与演变轨迹 

语言演变在沙塘港社区内部并非同步发生，通过 Praat 声学分析提取的共振峰数据表明，沙塘港“河”

字的/u/变体在使用上表现出了一定的表观时间(Apparent-Time)差异，即代际差异。在几位老年船工的发

音中，该字韵母的第一共振峰(F1)保持在 420 Hz 左右，反映其依然处于高/半高元音位置，而其第二共振

峰(F2)数值则显著抬升(接近 980 Hz)。这一特征在声学上证实舌位由后向前央移，从/u/向/ʉ/演变。中年组

F2 数据离散度较高，部分样本回落，反映向/o/靠拢的趋势。图 2 为沙塘港老年船工“河”字韵母央化变

体[ɦʉ]宽带语图。 
从社会语言学的变异理论来解释，这种央化倾向不应被简单视为个体发音的偏误。沙塘港渔业群体

长期保留着承古韵母/u/，同时在其高密度、多重性的封闭社会网络中，该韵母进一步发生了央化，形成

一种局部的“先锋变异”(Pioneering Variation)。即，/u/→/ʉ/这一步是创新，但/u/韵母本身仍是承古的基

础。为了适应水上高频、快速的交际环境，所有发言人在交际过程中成为带头者，正因为处于接触过程

中，并不稳定，所以产生了中年人发音的 F1 与 F2 数值离散分布的特征表现。 
这种发音上的“摇摆”，又似乎恰好呼应了米尔罗伊(L. Milroy)提出的社会网络模型(Social Network 

Model) [15]。按照该模型的解释，老年船工长期处于一种“高密度、多重性”的封闭交际网络中，这种强

连接有效地维持了/u/变体的稳固。而随着中年群体跨出单一渔业圈、非渔业交际活动的增多，其原有的

社会网络逐渐向“低密度、单重性”转变。网络结构的松动削弱了内部语音规范的约束力。所以他们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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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常交流时，一方面保留着底层/u/变体的发音省力惯性，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向周边东乡/o/看齐的外部交

际压力。 
 

 
Figure 2. Wideband spectrogram of the centralized variant [ɦʉ] of He, produced by an elderly boatman from Shatanggang 
图 2. 沙塘港老年船工“河”字韵母央化变体[ɦʉ]宽带语图 

3.4. 音系内部原因 

沙塘港老年群体“河”字韵母的央化(/u/→/ʉ/)，是吴语高元音央化链移在特定社群中的微观表现。在

保留/u/这一承古韵母的基础上，受音系内部推链压力的驱动，高后元音/u/发生央化，舌位前移，形成[ʉ]，
如图 3 所示。当音系内部存在/u/位央化的结构性压力时，中高元音/o/有可能受拉链推力发生高化来填补

空位。然而，这一假设成立的前提，需要调查该方言点中所有/u/韵字是否已系统性地发生央化，为检验

这一假设，研究补充设计了小型词表复核。词表选取两类：一类是与“河”同属果摄歌戈韵、在宜兴东乡

方言中可能体现/o/、/u/层次差异的常用字；另一类是沙塘港日常方言中现代读音含/u/元音的高频字。调

查采用单字朗读与词语诱发相结合的方式，采用 Praat 观察稳定元音段的共振峰走势，重点比较老年船工

组与中年发音人之间的/u/央化差异。表 3 为/u/组字补充测试表。 
 
Table 3. Character composition supplementary test table of /u/ 
表 3. /u/组字补充测试表 

字组 测试字例 调查结果 情况表现 

果摄歌戈韵同组字 河、何、荷、

和、禾 
老年船工组多读为[ɦʉ]或近似[ɦu̟]， 
中年组则在[ɦu]、[ɦo]之间有波动 

“河”的央化并非完全孤立的 
单字现象 

匣母/喉擦音声母 + 
/u/韵字 

湖、胡、壶、

狐、糊、户、护 
老年船工组普遍出现/u/前移， 

部分字接近[ʉ]；中年组央化程度较弱 相近声母环境下/u/央化较明显 

非匣母声母 +  
/u/韵常用字 

姑、土、路、

苏、祖、布、补 
老年船工组也可见不同程度的/u/前移， 

但稳定性弱于“河、湖、胡”等字 
/u/央化具有一定系统趋势， 

但仍受词汇频率和使用场景影响 

/o/韵对照字 多、拖、 未见同等程度的央化， 
仍以[o]类音为主 

排除所有圆唇元音整体央移的 
解释 

 
补充词表显示，在沙塘港老年船工组中，[ɦʉ]并非只限于“河”字一例；现代含/u/元音的常用字也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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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出不同程度的前移、央化趋势。尤其是“湖、胡、壶”等与水域生活关系密切、使用频率较高的字，其

/u/央化较为明显。不过，由于词表规模有限，暂不将其概括为整个沙塘港音系已经完成系统性链移，仅

认为是本次材料显示出/u/央化的系统性线索。 
 

 
Figure 3. Evolutionary mechanism of high vowel centralization in Wu Chinese (based on [16]) 
图 3. 吴语高元音央化演变机制(基于[16]) 
 

该机制包含以下关键步骤： 
第一阶段：央化。标准后高元音/u/受音系内部推链压力驱动，舌位向前移向中央，发生央化，演变

为/ʉ/[16]。田野调查中，沙塘港老年船工“河”字韵母 F2 显著升高至 980 Hz，表明其发音已进入这一阶

段。 
第二阶段：舌尖化。央化后的元音可能进一步向前发展为舌尖元音/ɨ/，此阶段以部分老派上海话、苏

州话为代表。 
第三阶段：终点。高元音舌位继续抬高或发生摩擦，最终走向擦化、裂化或声母化。 
综上，沙塘港“河”字韵母的央化变异，并非传统的/o/→/u/→/ʉ/三段式链移，而是直接在承古韵母

/u/的基础上，由音系内部的“高顶出位”压力驱动，经由/u/→/ʉ/的单步央化而实现。特殊之处在于，/u/
韵母是保守存古的结果，而[ʉ]变体则是局部创新。 

4. 结语 

宜兴东部港口区“河”字的语音变体，与吴语太湖片其他地区的“河”字变体有共通性，但也有独特

性。其保留了浊声母特征，但其韵母呈现“圆唇化”趋势，通过实验语音学手段发现，沙塘港变体并非简

单的承古/u/的静态保留，而是已经进入了元音大推移中的“央化”阶段。这种变异在毗陵小片中具有显

著的局部先锋性，反映了音系内部“推拉链”机制在该区域的先行演化。 
以往的方言研究多聚焦宏观音韵系统，从而忽视了单字语音的微观变异，但单字语音变体往往更能

反映地理环境、职业文化、人群交际等微观因素对语言的影响。本研究发现，沙塘港老年船工群体的央

化变体[ɦʉ]是一个多层次驱动的结果，其中，地理的封闭性与水域交际的需求，促成了/u/韵母的稳固，而

音系内部的“高顶出位”则将/u/推向了/ʉ/。在引入米尔罗伊的社会网络模型后，又进一步可以推断是社

会网络结构代际转型的结果。这一个案不仅为“元音高顶出位”的普遍规律提供了一份地域性注脚，也

表明社会网络结构对音系规律的运作具有调节作用。未来研究若能结合更大范围的高元音系统调查，有

望在毗陵小片乃至整个太湖片范围内，对这一央化机制的普遍性给出更具统计效力的回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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